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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鸟这事儿，是谁开的头呢？
庄子是东周时期的人，那时洛阳是

王城。鲁侯是鲁国诸侯，按规矩得到洛
阳觐见周天子。

贵族养鸟应该不是个例。东周古
籍中有许多关于鸟的记载，譬如《诗经》
里的“如鸟斯革，如翚（huī）斯飞”。由
此可知，至迟在两千多年前，人便拿鸟
当宠物了。

起初，养鸟人集中在贵族圈。贵族
有钱有闲，听听鸟鸣，赏赏鸟羽，便觉心
旷神怡。

穷人缺吃少喝，逮着鸟，恐怕想的
是炖着吃还是烤着吃。

许多皇帝都爱养鸟。
唐太宗得空就玩鸟。有一回，大臣

魏征来汇报工作，唐太宗怕他批评自
己玩物丧志，便把鸟藏进怀里。魏征
啰里啰唆汇报个没完，可怜的鸟竟被
捂死了。

宋徽宗也是爱鸟的人。他叫人在
东京汴梁（今开封）围湖造山，弄了个雅
致的后花园，遍植奇花异草，让群鸟前
来定居。

宋徽宗是个艺术家，整天琢磨鸟的
品貌、形态，政务处理得一塌糊涂，花鸟
画却画得登峰造极。

上行下效，民间也竞相养鸟。
宋代政治、军事不行，老被强敌欺

负，但经济富足、文化繁荣，老百姓特讲
究生活情趣，栽花种草，养鸟钓鱼，活得
有滋有味。

富人家养鸟数量大、品种多，大户
人家甚至专门雇人照顾鸟。

寻常人家条件有限，大都喂养些寻
常鸟，以增添乐趣。

养鸟者多，社会需求旺盛，形成了
极具特色的“鸟经济”。在北宋东京汴
梁、西京洛阳等大城市，有专人提供各
种特色服务：捕鸟、驯鸟、鸟具制作、鸟
食供应、鸟病医治等，一应俱全。

驯鸟师单靠给有钱人家驯鸟，便可
衣食无忧。

现代也有人干这事。洛阳籍驯鸟
师郭瑞娜“一招鲜，吃遍天”，率领小鸟
军团演杂技，笑傲江湖。

洛阳养鸟的人挺多。东花坛附近
有家水席店，门前挂了一溜鸟笼，有人
路过，鸟就在笼子里叽叽喳喳地叫，店
家连迎宾服务都省了。

开封人也有这爱好。小商贩虽忙
于生计，可也不忘在店门前挂俩鸟笼，
找补些生活情趣。

鸟不像猫狗那么皮实，它们娇贵、
胆小，脾气还大，照应不好就生病，照应
得过头也不成。

《庄子·外篇》里有个故事，说鲁侯
得了一只珍贵的海鸟，恨不得供起来，
整天奏国乐给鸟听，摆宴席给鸟吃，结果
鸟被吓破了胆，不吃不喝，三日而亡。

“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
也”，不顺应自然规律，凭个人喜好臆测
鸟的喜好，养得好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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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驯鸟有方，可保衣食无忧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娜说河洛

不好不成，太好也不成1

古时，养鸟之人被唤作“鸟人”；游手好闲、不干正事的混
混儿，也被骂作“鸟人”。

《水浒传》里写道：“那汉气将起来，把宋江劈胸揪住，大
喝道：‘你是甚么鸟人，敢来消遣我！’”这“鸟人“就是骂人的
粗话。

明清时期，鸟人甚多。
宫廷里有皇家鸟房，还有专管养鸟的部门，“柳荫下桃

坞中，是太监们养架鸟和笼鸟的地方，几百个架，几百个笼
子，成行成串地摆在这里，用长竹竿搭成长架”（见《明清宫廷
生活》）。

官员们给上级搜罗些稀罕鸟，把鸟伺候好了，就能领
工资。

民间“人多养雀，街上闲行者有臂鹰者，有笼百舌者，又
有持小竿系一小鸟使其上者，游手无事，出入必携”（见《燕京
杂记》）。

老舍小说《茶馆》里的松二爷，爱鸟如命，口头禅是“我
饿着，也不能叫鸟饿着”，鸟笼、鸟罐都是顶级的，鸟比人住
得还好。

可在某些人看来，这样其实算不得爱鸟。
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反对笼养——“始知锁向金笼听，不

及林间自在啼”。
清代文人郑板桥“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

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
你这人，为了自个儿高兴，把鸟关在笼中，算哪门子道

理？同生天地间，为何要屈万物之性顺应人的喜好？
弘一法师慈悲为怀，亦曰：“人在牢狱，终日愁欷。鸟在

樊笼，终日悲啼。”“何如放舍，任彼高飞。”
爱到极致，还其自由，放了笼中鸟，放了笼中人，你舍

得吗？

东隅，太阳升起的地方，指事情
的开始；桑榆，太阳落下的地方，指
事情的结束。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是说在
某处有所失，在另一处有所得。比
如作战，在这一场战斗中失败了，但
在另一场战斗中胜利了。

这个典故与刘秀有关。
公元27年春，刘秀任命冯异为

征西大将军，在华阴一带阻击赤眉
军。冯异率军在华阴、湖县一带与
赤眉军对峙多日。这时，多次和赤
眉军打仗均失败的东汉另一将领邓
禹率军赶到湖县，要求冯异和他一
起进攻赤眉军。

冯异告诉邓禹：“我同赤眉军对
抗了这么多天，虽然俘虏了不少他
们的人，但对方人马还是很多，很难
用武力一下子打败他们，我准备用
恩德逐步瓦解他们。”

邓禹嫌冯异啰唆，决定独自出
兵。他派部将邓弘抢先攻打赤眉
军，邓弘战败，邓禹和冯异赶去救
援，仍然不敌。这一仗，东汉军队死
伤3000余人，邓禹和24名骑兵逃
到宜阳。冯异弃马徒步逃走，到回
溪阪(今洛宁县东北)，和部下数人回
到营寨，固守不出。

休整完毕，冯异与赤眉军约好
日期决一死战。他挑选精壮的士
兵，让他们换上赤眉军的服装，埋伏
在路边。

赤眉军派1万人马从正面攻击
冯异军队，冯异出动少数将士迎敌，
赤眉军欺汉军人少势弱，士兵全部
出动，冯异这才发兵与其大战。

战斗到太阳偏西，赤眉军无心
恋战，冯异指挥路边伏兵呐喊而出，
赤眉军大乱。又因汉军伏兵穿着赤
眉军服，混战中难以辨别谁是自己
人，谁是汉军，赤眉军惊恐溃散。冯
异率军乘胜追击，在崤底(今渑池西
南)大败赤眉军。

消息传到洛阳，刘秀大喜，下诏
慰劳冯异说：“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
翼渑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冯异啊，你起初虽然在回溪阪
垂下了翅膀，但最终在渑池鼓起了
双翼，可谓早上在东方丢了东西，晚
上在西方将东西找了回来。

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

□记者 陈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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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爱到极致，舍得放手

▲

宋
代
鸟
食
罐

（
摄
于
洛
阳
华
夏
香
山
文
化
博
物
馆
）

▲

开
封
街
头
，小
贩
养
鸟


